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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温州，这个从来就不缺少话题的城市，屡次牵动

着国人的敏感神经。

3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再次受到世人瞩目。但金

融领域改革历来艰难，相关利益集团必然暗中博弈，

温州市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不意味着就此

踏上铺满鲜花的坦途。

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

也不例外，无论是单项具体措施还是整体方案，都将

面临两种结果：成功，或者失败，当然，也可能出现第

三种结果——不了了之。

近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公

开表示，这次的温州金融改革其实是一个破冰之旅，

成功的关键在于突破。温州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

敢试敢为，打破现有国有银行垄断现状，营造合理的

金融生态环境，让金融支持实业发展。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投融资研究部主

任吴瑕分析称，几年前，中国金融改革已经提上议

程。与科技、交通等领域不同，金融改革是最敏感、

难度最大的。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温州金

融改革可谓难上加难。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

表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整个思路比较

完善，但能否成功或者取得成效就另当别论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的温州民

间借贷虽然云开见月，但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至

少在目前看来，依然悬念丛生。

悬念之一：试验能否奏效？

对此次温州试点改革，吴瑕认为存在太多的不

确定因素。“政策过紧，将阻碍民间资本发展；过松，

又会产生不少问题。虽然我对改革举双手赞成，但

改革之路将会很艰辛，短期内难见成效。”

山东省济南和正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孙志峰 4 月 7 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这只是头痛医头的简单措施。问题的根本在于金融

垄断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支离破碎。温州金融改革前

景难言乐观。”

浙江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之

前，上级主管部门曾派了一个分析组在温州调研了一

个多月。不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会起多大

作用，温州的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温州金融乱象，是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延迟

几年爆发的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立即拨

款 4 万亿元救市，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令中国很快走

出危机，但当时情况紧迫，刺激政策推得太快，监

管没跟上，导致如今这个难以控制的乱局。”大力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操友对记者坦言，“ 现在，

宏观审慎操作难度很大，金融机构的微观操作已

被套上了不审慎的枷锁，温州金融改革要想奏效还

需改变国家金融长期战略。”

悬念之二：影响有多大？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即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中国经

济在不稳定的预期中前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难以

获得长远战略投资，导致制造业滞胀，资本投机却极

其盛行。

“对于长期以来国内经济的一刀切政策，温州市

政府只能剑走偏锋，从获得地方自主权上下功夫，即

争取中央给予温州充分的权力搞活民间金融。”上述

浙江省官员透露，温州政府能否就此有效疏导民间

金融，现在无人能知，就看温州市政府在这次改革中

的智慧了。

生活在山东淄博的生意人陈少年（化名）表示：

“我很关注温州金融改革，现在天天看新闻。最关注

的是，在温州已经借出的资金是不是有希望要回来。

接下来是，在温州实施的金融改革措施是不是可以在

淄博有所变通，以利于淄博的民间金融发展。”

“温州金融改革的影响力目前尚未显现。但浙

江省的舟山群岛和温州在金融生态上有极为相似之

处，民间资本较为充足，流动性较强，去年跑路的老

板也不在少数。2011 年 8 月末，温州参与民间借贷

的资本约为 1200 亿元，舟山民间借贷资本至少也在

600 亿元。所以，温州金融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

败，都对舟山以及浙江其他地区具有现实意义。”浙

江省舟山圣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戎涛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此次温州改革的大部分

任务可能会取得进展，但有几项恐怕举步维艰，在 12

项任务中，第一、四、十、十一条任务在执行的环境、

硬件和观念上尚不具备。”

“比如第一项改革任务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

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这项措施的可操

作性不强。”戎涛认为，在同样的借贷利率和难易程度

下，民间借贷的人员不会去登记并备案，因为大部分

借贷双方都不喜欢借贷关系公之于众。中国的借贷

者都喜欢保持一定的隐私性，这个心理习惯很难打

破。所以，登记备案很可能流于形式。如此看来，建

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规范发

展民间融资很可能只是美好的想法而已。

悬念之三：信用体系何时恢复？

温州民间资金的逐利特性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

硬伤。2008 年之后，温州的资金撤离实业，中小企业

无心生产，却将从银行获得的部分信贷资金用于民

间借贷，或转向高回报的资本市场。数据显示，2010

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涉足房地产；截至 2011 年

10 月底，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 87 家问题企业涉及

银行贷款 15.86 亿元、票据 9.06 亿元，但这些问题企

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 153 家，涉及银行贷款 50.75 亿

元，二级担保链企业 353 家。

在操作方式上，温州民间借贷普遍没有担保和

抵押物，双方借贷只凭一张借条，有的连借条都不

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

出借资金人将承担极高的信用风险。

“民间金融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民间金融信贷危机也影响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

展。”夏操友多次强调，温州的信贷危机，主要是由

此 前 全 国 甚 至 世 界 范 围 内 宽 松 的 货 币 政 策 引 起

的。货币收紧时，危机就显露出来，温州的信贷危

机只是一个缩影。

“跑路潮”下，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

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坍塌原因

是暴利引发的疯狂投机，以及背后越来越复杂的利

益纠结。”戎涛感慨地表示，全国各地商人在温州都

有投资。他的一个朋友在温州投资了一个项目，因

为大老板跑了，投资资金无法追回。这位朋友无计

可施，无奈之下表示再也不敢与温州人做生意了。

陈少年的经历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表示，温州民

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高利贷月利率是 10%，最高

能达到 30%，本金在半年就能翻一番，如此诱惑令人

难以抵挡，他本人也投入了大笔资金参与放贷活动。

不过，钱却打了水漂。“人都跑了，一家人瞬间人间蒸

发，无处查询。借条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无处要

账。”经历跨省市追款的陈少年，一脸的无奈。

戎涛为此还专门研究了法律条文。他说：“借钱

不还，只有构成诈骗才犯法，否则是民事纠纷，罪罚极

轻。碰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情况，你真是一点办

法都没有。公安局至多拘留他 10 天半个月，你还是拿

不到钱。何况跑路的太多了，公安局也管不过来了。

现在，有钱的人也不敢随便出借了，民间资本变成了

死钱，这是民间信用体系崩塌的直接后果。”

种种迹象表明，温州企业成为民间金融链条的

融资平台，实业发展空有其表。温州企业从银行贷

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跑路，影响整个

担保群、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温州草根金

融的短板日益凸显。

孙志峰认为，没有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专业银

行不敢扶持微小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或者说

建立公平社会）应该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非一日

之功，温州政府不能没作为。

对于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温州来说，无法回避

的问题是重建民间信用，但何时恢复民间信用体系

依然是未知数。

悬念之四：监管如何到位？

温州爆发信贷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民间金融，

但也不意味着民间金融正当合理而无需监管。在过

度的贪婪和投机等因素的作用下，温州企业忽视了

风险控制，本该严格遵守的基本准则被破坏了，这种

不受约束的金融活动加剧了危机。

在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 12 项任务中有 4 项指向

监管，表明中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改革可能面临的

风险因素并制定了预防措施，也明确了监管责任。

“但在 12 项任务中，并没有详细指出监管机构的具体

任务，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依靠人治，偶然性很

大。”戎涛认为，在温州金融改革过程中，监管上出现

的问题肯定是此起彼伏。只有真正做到完善地方金

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

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

警，温州金融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进。

孙志峰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鼓励和支持民

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可能带来利益输送，

以及关联贷款扶摇直上，导致金融市场不透明甚至

更严重的后果。金融监管是句空话，因为目前地方

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金融监管乏力甚至无人监

管的情况普遍存在。”

研究温州企业 12 年、第二届中国优秀策划人冯

少铭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暂时还不能那么

肯定温州金融改革能有效抑制愈演愈烈的民间高利

贷危机，温州民间金融监管问题仍需在困局中求索。”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提出，一是要

防止运用静态化标准去衡量温州民间金融，二是要对

温州民间金融开展业务的能力和资质严格把关。

众所周知，权利是把双刃剑，地方政府处理金融

风险，往往过多干预金融机构，所以要清晰界定职责

边界，防止过多权利给予当地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权

利过大，就将绑架当地金融机构，把有限的金融资源

导向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州地方政府“大投入、大

建设”不谋而合。因此，温州金融改革，必须有相应的

监管配套措施，否则改革就可能走样。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温州金融改革应吸

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行适度监管，不要重蹈美

国覆辙。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认为，当前改进金

融监管有效性的第一步，就是监管者的自我反省，认

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客观审视当前金融监管的系

统性缺陷。在监管方式上必须创新，如果按照以前

固步自封的条线监管，必然会扼杀和挫伤微型金融、

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和基层金融的积极性。要充分发

挥政府在金融中的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作用，这

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监管层次的问题，应该鼓励创

新，适当放权。

温州金融改革作为风向标，试验成功将为中国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与规范化树立标杆。然而，温州

能否再破体制坚冰，创造温州新奇迹，在目前看来，

依然困难重重。

编者按：长年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的

温州民间借贷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温州

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有望在多项领域迈出

开创性步伐，比如个人海外直投、民间融资

以及新型金融组织等。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意义重大，不过，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和采

访，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事实上，早在 2002 年，温州就被确立

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后，

该试验区无果而终，但温州投机资本、民间

集资风潮愈演愈烈，失去实业的支撑，“钱

生钱”泡沫最终破灭。在民营企业资金链

断裂和“跑路潮”的大背景下，温州第二次

全面推行金融改革试验，但改革前景难言

乐观。

温州金融改革四大悬念


